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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赤水市官渡镇原归习水管辖，后因
区划调整，划归赤水管辖。官渡古镇在习
水正式建县的第二年就成为了县城治所，
是当时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
习水河流域的枢纽要地。习水的命名源于
习水河，这条河原本叫鳛水河，相传河中盛
产鳛鱼。历史上，正是因为这种鱼与这条
河的渊源，这一地域便以水为名，得地名

“鳛水”，直到 1959年汉字简化时，才写为
如今的“习”字。

官渡古镇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南宋
端平二年（1235年）。当时袁世盟率军平
南，军队行进到习水河的渔湾一带时，见一
河分隔两岸，水域宽阔、波涛汹涌，无法蹚
水过河。士卒们仔细勘察地形后，在渔湾
下游的二郎塘设渡通行，“官渡”一名便由
此而来。后有部分官兵在此落户定居，官
府便在黑神庙一带开市贸易，流通各类物
品。周边的士族乡绅看到商机，也纷纷迁
徙至此，沿着河东岸择地而居。商贾负贩
们开门坐店，当地百姓晴耕雨读，大家陆续
修房造屋，原本零散的茅舍渐渐连成了连
片的闾巷，官渡场在涛声与灯火的映照里
日渐丰盈起来。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土归
流”后，官渡归仁怀县管辖，之后区划几经
变更、数次更名，官渡始终归属赤水管辖。
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温水分县被撤
销，习水县正式设立，治所从温水场迁入官
渡塘，借萃华学堂作为县公署，官渡就此成
为习水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的
官渡（曾名城厢区）被设为第一区，下辖官
渡、石堡、五里三保，渔湾则由官渡、石堡分
治管辖。

1949年 12月 30日，官渡镇解放；1950
年 2月 14日，习水县人民政府成立。1950
年 4月 27日因故撤离官渡，5月 16日起驻
温水，1951年4月迁东皇至今。至此，官渡
作为习水老县城长达 30余年的历史正式
结束，之后便成为区、镇一级的行政驻地。
1965年仁怀、赤水、习水三县进行区划调
整，官渡区划归赤水管辖，彻底脱离了习水
的行政建制序列。

现在的官渡古镇由古城、新区两部分

构成，三座大桥横跨河面，将两岸连为一个
整体。如今，官渡古镇焕发出了全新的生
机，成了一座集古渡遗韵、红色印记与生态
康养于一体的城镇，迈入了国家文明村镇
的行列。

官渡古镇是一座古老的城邑。自古以
来，官渡场就是习水河畔的重镇。近千年
的时光里，沿河东岸建起了两排民房，一排
沿街抵山而建，一排吊脚楼倒悬河岸，中间
的街面不算宽阔却相对平坦。细长的街道
全部由青石板铺筑，石板表面光滑温润，在
岁月中风化斑驳，散发出一股悠远厚重的
历史气息。楼堂馆所、店铺门市一应俱全，
农特产品、金银铜铁应有尽有，川剧武术、
琴弦鼓乐处处可闻。穿行在老街上，商户
的吆喝声、行人的嘈杂声交织在一起，豆腐
干、麻辣串的香气一路飘散，胆水豆花、鲜
美河鱼的烟火气不断升腾，与古渡千载的
回声悄然交织。

官渡古镇是一片人杰地灵的传奇土
地。这里历来重视开化民智、兴办教育，清
光绪年间，“习水兴教三贤”何天然（升阶）、
袁虚谷、傅朝臣（肖岩）募建的萃华书院，也
就是如今官渡小学的前身，是黔北地区最
古老的书院之一。创建于抗战时期的吉皆
中学，以“救国、治愚、治穷”为校训，学风严
谨，孕育了一大批军政与科技人才，它也是
如今习水一中的前身。清末袁氏一门，同
族六人接连考中武举，一时传为佳话。清
代被封赠从五品奉直大夫的袁锦道更是被
世人誉为贵州近代工业先驱之一。习水县
最早的中共党员谢歧，1926年在北京大学
读书期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游氏武术
则是著名武师游树廷游历四方、定居官渡
后集众家之长潜心创立的武术流派，享誉
全国，2009年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如今已传承至第八代。

官渡古镇更是一块红色革命的沃土。
“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攻占习水县城，
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广泛宣传革命主张，
建立了“习水县革命委员会”。新中国成立
前后，敌军垂死挣扎，拼死顽抗，但在我威
武之师摧枯拉朽的洪流面前，这些反动残
部妄想凭借天险苟延残喘，无异于螳臂当

车，最终负隅顽抗的匪众全部作茧自缚，被
彻底剿灭。

静立在官渡老大桥中央，低头俯看奔
流不息的河水，松柏无言，青山不语，恍惚

间似乎看到了冒着枪林弹雨渡河的红军身
影。今天的古镇，河两岸早已焕然一新，人
们安居乐业、生活井然有序，商旅来来往
往，身着绚丽多彩服饰的人们在人声鼎沸

中笑靥如花，俨然一幅新时代的“好丰
景”。古镇官渡，这座习水旧治的那些过往
的旧事和静谧，仿佛始终藏在高原之巅、隐
于尘世凡间，正待人们去发现、去探究。

官渡：被时光珍藏的习水旧治
■ 王大勇

遵义故事

正安县新州镇古称“毋敛坝”，明真安州城由今道
真自治县旧城于“万历末年迁于三江里七甲之务本堂，
为新州”（《正安州志·城垣》），这是新州地名的由来；

“沙滩”是现新蒲新区新舟镇的一个小村庄，因江心有
长半里许的沙洲而得名，而现在的“新舟”最早称为“火
烧州”，其后为“新州”，1949年辖新州、绿塘两个乡，
1958年合并为新舟公社，这是现名之始，系取“新州”
的谐音所致。

很有意思的是，古时的“毋敛坝”和近当代的“沙
滩”这两个小地方，从地理角度看相距百余公里，从历
史角度看相距一千七八百年，完全不沾边。然而，它们
却都拥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大地名“新州”，而且都因产
生了文化先贤而成为后世敬仰的先贤故里。其中究竟
隐含了什么样的奥妙呢？两个地方先后诞生的文化先
贤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一种内在联系呢？

一
早在1900多年前，就在今天正安县新州镇这个地

方（时称毋敛坝，属牂牁郡），出了一位很有影响的文化
先贤。这位文化先贤姓尹名珍字道真，在其家人的支
持下，20岁只身一人赴京师洛阳，拜名儒、文字学家许
慎为师，刻苦研习八年之久，成为名噪京师的一位青年
学者。学成之后，他返回故里，“手建草堂三楹”，设馆
施教，传播中原文化，首开西南文化教育之先河，是一
位集儒家、教育家、书法家为一身，且有相关典籍载述
的贵州上溯最早的一位文化先贤。他因在文化教育方
面的卓越贡献和重大影响，而被朝廷擢用，先为尚书丞
郎，后任荆州刺史。由于他从教几十年，对教书育人、
传播文明有一种特别的理解，他为官几年后便辞官返
乡重操旧业，直至终老故里，可以说为贵州的文化教育
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尹珍开西南文教先河的首创业绩和他“教化务本”
的精神思想，以及后世人们对其精神理念的传承与弘
扬，逐步融汇成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尹珍文化”。

二
沙滩文化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

所编撰的《遵义新志》。在该志第11章“历史地理”中，
张其昀先生将遵义两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分为九期，即：

“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白锦堡期、穆家川期、海龙囤
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其中第八期即为“沙滩
期”，特指清乾隆至清末民初的一百多年时间。在这一
时期，世居新州沙滩的黎氏家族及其邻里郑、莫两家文
才辈出，著述丰硕，其成就和影响构成了声名远播的地
域性文化，即“沙滩文化”。

沙滩文化的开创者是黎恂，代表人物有郑珍、莫友
芝、黎庶昌三人。三家共聚沙滩一带，世代相交，结为
姻亲，互为师友。在三家几代人及其门生中，涌现出的
作家和学者多达几十位，有各类专著近160种，包括经
学、文字学、声韵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时学、地理
学、农学、医学以及诗词、文章、书法、绘画等，可谓洋洋
大观，浩如烟海，成为清代中后期全国知名的一种文化
景象，代表了当时贵州文化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著
述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逐渐流传全国，进而流向东西
洋，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影响十分深远。

三
尹珍文化和沙滩文化，虽然从时间上看二者相距

了 1800多年，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可
认真考究其本质特征，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
系十分紧密。

第一，尊崇儒学，是二者共同的思想基础。
尹珍师承许慎，研习的“五经”即儒家主要的经典

著作《诗》《书》《礼》《易》《春秋》，接受了最为系统的儒
家道德思想教育，对儒家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以及“孝
悌”“忠信”与“恭敬”等思想和行为理念有很深的感悟，
从而奠定了他人生事业坚实的思想基础。纵观他一生
的操行，无一不是在遵从和践行儒家道德思想的本质
要求，被乡党舆论举“孝廉”为朝廷重用，淡泊名利弃官
从教之后，将学馆沿“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
者，为其仁之本欤”（孔子语）而命名为“务本堂”，如此
等等，就是他儒家风范的最好体现。

沙滩郑、莫、黎世家有一个共同秉承的优良家族传
统，即严格遵从儒家的道德规范。比如黎家入黔二世
祖黎怀仁就为子孙立下了这样的家训：“在家不可一日
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乡
不可一日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
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而已。”（黄江玲《沙滩文
化》）。因此，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楷模，三家后人
及门生无论为官、为民，或是务农、从教均固守操行，洁
身自好，淡然处世。因此他们才能虽身逢乱世，却能在
学业上各有专攻各有大成。他们“坚持以仁为本，以修
己为务，以中庸为归，穷理居敬；力行‘敬恕’之道。”“他
们体现出的刚强不屈、廉正忠贞的品格，以及待人宽
厚、民胞物与的高风，无不溯源于孔孟之道，堪称儒家
躬行实践的典范。”（黄万机《论“沙滩文化”的灵魂》）。
由此，人们才将沙滩文化的三位代表人物尊为“清三
儒”而与“汉三贤”相提并论，其中郑珍、莫友芝因在儒
学研究上成就卓硕，更是被盛赞为“西南巨儒”。

第二，秉承汉学，是二者共同的学术主张。
所谓汉学，即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这种

研究始于汉代。许慎以其《说文解字》成为古文经学的
集大成者。

尹珍作为许慎的高足，在研习中必然全面秉承了
许慎的学术主张，所以在教学中十分注重识字与理解
文意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识字教育过程中接收到更
多的常识，进而产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效果，真正
领悟经史的精要本意。尹珍坚持的这种学术思想和授
教经验，被沙滩文化的先驱莫与俦以尹珍故里“毋敛
坝”而命名为“毋敛学”。

沙滩历代学人既是汉学忠实的追随者和捍卫者，
同时更是汉学优秀的弘扬者和传播者。他们研究汉学
的著述在总的文化成果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
尤以郑珍最为丰硕，而且有许多超越前人的创见。他
的研究多从历代学界对经史的争论处着手，“每勘一
疑，献一义，刊漏裁诬，卓然俟圣而不惑。”（黎庶昌《郑
征君墓表》），经过反复考证，纠正前人的偏误。如《经
说》十九篇，就涉及十三经中的十一经，其独到的见解
大多得到学界名家的认可。

第三，传道授业，是二者共同的事业追求。
尹珍返乡设馆授教，他把通过传道、授业、解惑，

改变家乡落后状况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事业追求，
并且矢志不渝，直至终老故里。他是将中原文化带
到南方的第一人，“就地方大传统文化教育而言，尹
珍的确当功居首位。”（张新民《十五世纪前的贵州学
术思想世界》）。

遵义近代的文化教育，无疑首推沙滩世家。黎氏
开办家塾近 300年，是沙滩学人辈出的重要前提。从
对沙滩文化诸多代表人物的生平考证得知，他们中的
多数都直接从事过教育，尤其是沙滩文化的奠基人黎
安理及其门生杨开秀执教的前后60年间，琢育出大批
人才，为沙滩文化的光华显世做好了队伍准备。此外
较为典型的还有出任过遵义府学教授的莫与俦，其治
学以许、郑为宗，兼及程、朱理学，是黔中文士研习汉学
的领路人；29岁即中进士的黎恂，在浙江桐乡知县任
上以重视文教著称，因父丧返乡后，即在家塾振宗堂团
馆教学，其教育方面的成就远超过他在文学和学术方
面的成就；郑珍任过古州厅（今榕江县）学、镇远府学和
荔波县学训导，主讲遵义湘川书院和启秀书院，培育了
大批英才，黎氏门中兆熙、兆祺、兆铨、庶焘、庶蕃、庶昌
等人，均出其门下。（黄万机《话说沙滩文化》）

第四，博采众长，是二者共同的学习理念。
尹珍对于知识的吸取，从来没有止境。晚年时期，

他又再次跋涉千里，赴武陵郡拜应奉为师，研习图纬，
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学识，终于成为精通“天地人”三
才之道的饱学之士，可见其终身学习理念之执着。

基于与尹珍相同的理念，郑珍在已经成为黔北文
化大家的情况下，对已有的学识并不满足，他求“真知”
的欲望十分强烈，而且特别强调“行”，“大氐（抵）吾辈
读书，求知难，能行更难。然必能行得一分，始算真知
一分。”（郑珍《与莫芷升书》），这才有了拜著名汉学家
程恩泽为师研治汉学，从而使“郑珍东学长沙”成为一
段佳话。黎庶昌出使欧洲五年，游历西欧十国，后又两
度出任驻日大使，他以敏锐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主动
吸取和传播西洋先进的科学文化。他任川东道员期
间，曾出资创办洋务学堂，专攻中文、英文、算学三科，
并选送12名优秀学生赴欧洲留学，充分体现了他博采
众长的学习理念。

第五，薪火相传，是二者共同的文化意识。
尹珍一生游踪广远，矢志教化育人，是儒家思想和

汉文化最忠实的传承者，为开启千年不易的文教之风
立下了旷世功绩。

沙滩学人对尹珍极为尊崇，并自命为尹珍的传薪
人。莫与俦在出任遵义府学之后，便在学宫内修建“汉
三贤祠”，奉祭舍人、盛览、尹珍三位先贤，激励后人以
他们为楷模。郑珍东学长沙，拜汉学大家程恩泽为师，
为了激励郑珍苦学成儒，程恩泽特为他取字“子尹”，期
望他以尹珍为楷模教化南域。郑珍对尹珍的尊崇，从
他对尹珍的高度评价即可见一斑：“尹公召陵许君弟
子，以经义教南中……尹公从许君游，《凡将》《说文》之
传，必熟闻其终始。在他邦犹将馨香之，何况为乡先
哲。今日生其后者，尚景向其风而求焉，学之盛何遽后
于他省？吾知郡人士必有高望而奋起者也。”（《汉三贤
祠记》）。

关于沙滩学者对尹珍特别尊崇的原因，贵州大学
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认为：“从莫与俦、
郑珍的清学视域观察，舍人、盛览、尹珍三人不但是大
传统文教或儒家价值传播的启蒙者，而且也是自己以
朴学方法治经、解经的肇始人。他们是越过宋明诸大
儒及其学术成就，将自己的学问谱系渊源直接与汉
儒挂钩的。他们之所以一再表彰汉代地方三贤哲，
固然不能说毫无乡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为自己
的治学家法寻找正当性的理由。汉代经学的历史记忆
通过清人的考据学而得以恢复，清代朴学的建构也获
得了更多的传统资源的支援。清学之所以又称为汉
学，一部分道理即在于此。”（《十五世纪前的贵州学术
思想世界》）。

“尹珍文化”与“沙滩文化”
■ 罗遵义

官渡古镇。

不同时期的官渡老大桥。


